第十章  坎坷晚年

第一节  整风反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开门整风的指示精神，分别召开了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发动群众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啸岑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的民主人士，一个有强烈爱党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深深为共产党的这种开怀大度所倾服。

5月3日，上海市政协第一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了。毛啸岑出席了会议。

早在预备会上，市政协领导就对这次会议的要求和进行方法作了说明。他在指出了这次会议的中心是围绕增产节约为中心，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当前生产、生活中的问题的同时，也指出了最近中共上海市委连续召开了上海市文艺、科技、新闻、出版等座谈会，反映和解决知识界中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问题。政协预备会是要求广泛地反映社会各界、各个方面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助监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他要求各位委员能够充分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听了报告，毛啸岑整个晚上没有睡着。他觉得自己长期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共产党对自己很信任。现在刘晓要自己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己有义务及时向党反映问题提出意见，他想好了发言提纲。

第二天上午，在政协会上，毛啸岑与孙照明等14人以“谈谈工商业者工资福利和中小资本家‘摘帽子’问题”为题作了联合发言，提出了批评与建议。联合发言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工资问题上提了五点，第一，工资高低悬殊问题，认为大合营已一年多，似已有按照不同行业的性质和特点、根据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结合他过去对企业的贡献进行评级评薪的可能。第二，折减工资问题，认为折减工资而生活发生困难的应予以一定时期的补助，请政府和工商联考虑。第三，兼职并薪问题。认为合营前不少工商业者负责几个企业，都有一份工资，现在处理上行业主管部门口径不统一，希望各专业公司在市人委领导下，统一口径，实事求是结合具体情况合理解决。第四，对家属辅助劳动问题，认为现在有些家属已有企业吸收，给予一定的工资，但不作在册人员，他们惶惶然顾虑职位无保障，建议有关部门根据企业需要和工作效益予以吸收和安排。第五，批发商工资问题，认为比较低，有关方面应该立即予以调整。

在福利问题上提出二点：第一，是困难补助问题，认为政府机关专业公司的同志有困难补助办法，而公私合营企业里私方只有个别得到照顾，希望能普及办理，并且生活互助金标准一般反映低了些，希望工商联根据财务情况加以考虑。第二，在“摘帽子”问题上，认为中小资本家要求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入工会。他们有的根本没有定息是“赤膊戴帽子”，有的是定息收入很少，只够买几包香烟，有的是愿意放弃定息要求改造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劳动者，建议工会方面加以考虑。

他们的发言，都是具体问题，联系实际，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5月11日，上海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提出了大胆的“鸣”，大胆的“放”。毛啸岑看到了《新闻日报》社论中这么一段话：“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再有所顾虑，有所保留，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于六亿人民利益的，我们就要大胆的‘鸣’，大胆的‘放’……”。5月17日，毛啸岑接到通知去参加市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260多人，主题是发动工商界人士大胆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主持人着重提出了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就应以当家作主的负责态度大胆鸣放，帮助共产党。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接着讲话，他指出，各方面人士，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鸣放时讲得重一点、轻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认为都是从爱护我们党出发的。
在这形势下，本着开诚布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毛啸岑怀着一颗对党的赤诚的心，思考着怎么进一步深入大胆地向党提意见。

6月7日，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市人委八办邀请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正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参加的座谈会上，毛啸岑作了热烈的发言。当天的《新闻日报》作了如下报道：

毛啸岑认为八年来党在统战工作上只注意了团结，而在批评教育方面却做得不够。他说，照顾有余，恰象丈母对女婿，客客气气，却不能做到爱之深而责之严。有的党员常说，对民主人士不要要求太高，不能与共产党员有同等要求。这样就滋长了非党干部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他说，几年来党对非党干部也敲过不少警钟。但言语总是“委婉曲折，耐人寻味”。

毛啸岑还批评人事安排方面照顾有余，信任不够，他认为对资产阶级思想有戒心是对的，他认为不应该对资产阶级分子有戒心。对私方人员信任，才能搞好公私关系。他希望党员和资产阶级分子交朋友，以便帮助他们改造。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缺少理解和体会是不能帮助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

就在毛啸岑设想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积极地在各种会议上向党提意见，提建议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急骤的变化，如此几句肺腑之言，马上就要付出二十年乃至后半生的代价。

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指出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对斗争，由党内斗争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从6月12日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常委决定批判章乃器开始。

7月27日，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上海市委召开会议，批判章乃器。会议主持人还宣读了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第三期第五班二十八组14位学员的来信，指责上海市工商界和民建上海市委领导人，在反右斗争中表现软弱。于是，在7月29日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第三期学员结业典礼时，就对学员中的黄苗夫、孔令明、金巽、董松涛进行了批评斗争，并对15个有“右派”言论的人展开批评。

面对这突然其来的情况，毛啸岑不太积极。当工商界政治学校准备召开全校学员大会批判“右派”时，他说“不要戴帽子”。他对工商界政治学校反右派斗争表示冷淡，托言避不到校。对黄苗夫的斗争会，他只参加一次，会后对人说“斗争方式不妥当，应该和风细雨，坐下来谈。”毛啸岑的言行，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8月6日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工商联、民建市委负责人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鼓励上海工商界带头整风。市工商联、民建委负责人提出了整风必须彻底揭露右派，把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垮，反右派的矛头开始指向了毛啸岑。不久，市工商联、民建上海市委常委联席会议上对毛啸岑正式点名批评。毛啸岑感到很不理解。他想，整风提意见是党号召的，现在，到底是整风还是反右派？
9月10日，民建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工商联常委集中召开会议，对毛啸岑进行批判。毛啸岑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极力声辩，然而无济于事。

会议上，说他鸣放期间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肆意进行攻击，污蔑共产党员都是“干巴巴”、“没有人情味”，把党和群众关系说成是“丈母娘与女婿”，好象亲热实属外人。说他抵毁党的领导是“党员包办”，主张人事部门要吸收私方人员参加。毛啸岑呆住了，如此断章取义，把他当时提意见的意图全部曲解了。

更为不能容忍的是说他早已背叛革命，投靠特务，一贯采用两面三刀手法到处招摇撞骗，说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社会主义改造抱着刻骨仇恨的态度，这次大鸣大放又猖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完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然而，他已没有辩解的余地。

9月12日，上海《新闻日报》刊登报道：《上海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新胜利，揭发出右派分子毛啸岑》。这，给他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

